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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Q之死谈阿Q的自我超越性

                      张长虹

摘 要：阿Q的性格包括国民劣根性与自我超越性两个层面。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本文从自我超越性的角度重读阿Q，使读者看到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大环境中，阿Q自身已开始解体、衍变，并流露出弱者的生命意识，显示着自我的尊严与价值。如果说把阿Q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典型来批判是为了反思中国文化传统，那么，提出阿Q性格中的自我超越性便是为了引发我们思考中华民族超越停滞、重新树立民族信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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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籍贯、先前行状均渺茫的阿Q是一位无来历、没家室、靠出卖劳力过活的短工，虽然刚从城里回村时，一度风光，但是在其近40年的求存生涯中，被侮辱者乃是他背上最醒目的一枚标签。长久以来，就是这位阿Q一直被视为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他的躯体附着了广泛、深刻、持久的被压抑、被扭曲的中国人性格的抽象涵义。他的性格以及最终的死亡命运似乎都表现出自身劣性在特定环境中的必然。
    正值中壮年的阿Q死了。显然，他的死不是生命的自然衰竭，而是为外力所致。对封建统治者来说，阿Q可谓边缘者，因为他是介于封建统治下的麻木臣民与觉醒的先进者之间的一类人物。先进者的觉悟是为大众的解放而呼喊、行动乃至献身，而臣民在为旧文化所害的同时，其身上沾染的残暴更令人不寒而栗，他“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统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1]​阿Q终于“牺牲”了，他的死并非狂轰滥炸下的无辜或混乱社会中的牺牲品，而是缘于他对封建制度自发的反抗。




    阿Q被押赴刑场。他的死并非无辜，只是未庄人认定他“坏”，城里人却以为枪毙无杀头好看，而且又是这么一个可笑的死囚。其实，何止那些观看阿Q被处刑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就是大凡有点自省意识的中国读者均会在反思阿Q的同时，也为他的死亡叫好，甚至进一步认为：这种人不单自己灭亡，最好能断子绝孙。这当然属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反语，每个人都期望能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健全的人格与深邃的认知共同建构着美好的人性。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提出“此在”理论，即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方式和状态。他认为构成“此在”之物的是由三种要素结合而成的人的情绪：茫然、焦虑与死亡。“茫然”是指孤独的个人面对与他为敌的世界而产生的失措情绪，其中包含了恐慌、混沌等因素。“焦虑”表明人在与周围世界发生关系时，时常为担心失去什么而忧心忡忡，并由此形成某种对抗现实的方式。“死亡”情绪侧重于人在趋向死的过程中的自我领悟。​[2]​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领悟可以说是人对自我的超越。奥地利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包括伊底、本我和超我。伊底是集体无意识，本我是现实中的自我，超我是理想中对自我的否定和超越。这两种理论都为我们理解个体的人的内在精神提供了参照的模式。那么，阿Q是否具有自我超越性呢？事实上，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大环境中，阿Q自身已开始解体、衍变。虽然阿Q不可能像夏瑜一类的知识分子那样宣传革命的道理，可是，在历史现实中，即便是这样刚刚具有一丝反抗意念的生命也被迅速、无情地铲除了——在浑然一片的漆黑中，再微弱的光都令夜惊悸。就在阿Q全身迸散的刹那，暗夜中一缕亮光晃动了片刻，很快地熄灭了。一声刺耳的枪响嘎地止住了阿Q前行的脚步，从他身体上汩汩流出的血同样没能刺激一位看客的麻木神经，然而，对于阿Q这个曾经存活的生命来说，世界却已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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